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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是第一次参加地理学的会议，也不了解你们的沙龙，所以我原来也不知道这水有

多深，现在感觉是班门弄斧。刚才陈春声和刘志伟都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讲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

过程。我现在要报告的是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是我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丁荷生教授一起合作的研究

计划。这个课题已经做了许多年，大概最早是从 1993 年开始做，最近有一个初步的成果，一个英

文的调查报告要出版。但是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原来想解决的许多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结论，所

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各位地理学家请教，帮我们找到更好的思路。 

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想通过考察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探讨宋代以来区域社会文化的演变过

程。这是我们研究的区域【图一】，基本上是在莆田沿海平原，大约是在福建沿海的中部，台湾海

峡的西岸。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兴化府莆田县，现在属于福建省莆田市。实际上原来计划的空间

范围更大，包括木兰溪流域的河谷地带，一共有 1500 多个村庄。我们现在已经完成调查报告的村

庄都在沿海地区，大约有 800 个村庄左右。在这些村庄，我们找到了 3000 多个庙，每个庙都有各

种不同的神，每年都要为这些神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实际上代表了不同人群之间的

联盟，我们特别有兴趣的是跨村落的仪式联盟。 

 

图一：莆田平原鸟瞰图 

 
 

我们当初提出这个研究计划，主要是对人类学家的社区研究不满意。他们研究的社区一般是以

村庄为单位，找一个村庄就开始讲他们的故事，讨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质。他们这么做的结果，

经常是用一个村庄的例子去反对另一个村庄的研究成果，所以会出现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们知

道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村庄，这些村庄有不同的空间位置，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

的历史经验，等等。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跑田野，从 1984 年以后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在乡下跑，

一起去过很多地方。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是各种不同的村庄在一起，每个村庄都会受到周边村庄的

制约和影响，因此关键是要研究不同村庄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个村庄。所以我们



当时想提出的问题，就是应该从研究聚落形态和聚落关系入手，把社区研究转变为区域研究。 

我们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建立莆田平原的历史人文地理

信息系统。我们希望，这个系统可以综合反映生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空间的互动过

程。因此，我们在每个自然村都收集 6大类资料，首先是定居的时间和行政归属，其次是生态特征

和生计模式，第三是家族发展和人口规模，第四是庙宇系统和崇拜对象，第五是仪式活动和仪式组

织，第六是仪式专家和相关文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立了莆田社会文化史的基本数据库，大约

每个村庄都有 300 多项数据，然后把数据库和电子地图连接起来，就做成了我们自己的地理信息系

统。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把我们收集到的各种资料都放到地图上，也可以把我们希望了解

的资料都表现在地图上。这个系统帮助我们从空间关系思考历史过程，也帮助我们发现了许多以前

没有想到的问题，这都可以说是地理学对历史学的贡献。不过，我和丁荷生教授都不是学地理出身

的，我们对地理学的认识还很肤浅，所以走过很多弯路。这个系统已经做了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

真正完成，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办法说清楚。下面我想展示一些有关的地图，介绍一些我们的初步认

识。 

这是莆田平原的卫星照片【图二】。大致说来，莆田平原最初是一个海湾，有几条河流从西部

山区流入这个海湾，不断带来泥沙，逐渐形成了河口冲击平原。 

 

图二：莆田平原及其主要河流 

 

 
 

莆田平原的大规模开发，是从唐代中叶开始的。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唐代在莆田设立了一些屯

田机构，围垦沿海的土地。当时主要是在沿海的山边修筑一些很大的蓄水池，灌溉新开垦的盐碱地。

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陆续在几条主要的河流上修建拦河坝，又在沿海修筑堤坝，进行大规模的围

垦。到南宋以后，水利灌溉系统不断完善，沿海的堤围不断外移，莆田平原也就不断扩大了。下面



是不同历史时期莆田平原的示意图【图三】。 

 

 

图三：唐以后莆田平原的变迁 

 

 
 

 



 
 

在莆田平原的开发过程中，聚落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早期的聚落主要分布在靠山的地带，后

来随着水利灌溉系统的发展，沿着纵横交错的水沟和堤围分布，形成条状和带状的聚落群。从聚落

的发展过程，可以非常清楚地再现水利建设的过程和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我们已经了解的历代聚

落分布图【图四】，其中方形是唐代的聚落，三角形是宋代的聚落，圆形是明代的聚落，星形是清

代的聚落，菱形是近代形成的聚落，还有一些聚落形成的年代不明。 

 

 

 



图四：唐以后莆田平原的聚落形态 

 

 

 
 

我们非常庆幸，在这个地区可以找到很系统、很完整的历史资料，基本上可以搞清楚每个时代

的聚落形态。现存的最早地名资料是宋代的，然后在明代和清代都有很完整的自然村一级的地名资

料，这些地名和现在的村庄基本上都可以对得上。我们现在可以很具体地再现每个时代的聚落发展

过程，差不多可以看出每隔 50年的变化。 

在重建聚落发展史之后，我们的重点是找出影响聚落关系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水利、政区、家

族、械斗和仪式联盟的空间分布。这是关于水利系统的分布图【图五】。莆田平原可以分为三大水

利系统，在木兰溪以南称“南洋”，木兰溪以北称“北洋”，另外还有东北角这个独立的水利系统叫

“九里洋”。每个水利系统都有各自的枢纽工程和灌溉系统、沿海堤围，在每个系统内部还有各种

大小沟渠、闸门等水利设施，所以还要分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小系统。在同一水利系统中的村落，必

须共同维护水利设施，共同分配水源，共同抗洪排涝，有时还要共同和周边的村落争水源、打官司，

因此实际上就是一个水利共同体。在莆田沿海平原，水利是最重要的生态资源，不但会带来合作，

也会带来竞争，历来是影响聚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图五：莆田平原的水利系统 

 

 

 
 

然后是行政区划。我们对以前的历史地图很不满意，因为这些地图一般只画到县一级的政区，

完全不考虑县以下的行政系统。但是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利用地方志和实地调查资料，重新确认了宋代以后的各级政区。大致说来，宋代形成的主要是

乡和里一级的政区，明代前期主要是里甲系统，后来又形成铺一级的政区，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我们找到的最好的一个资料，大概是清代乾隆时期形成的铺境清册，里面详细记载了莆田县各里、

各铺所属的村庄。我们根据这个资料复原了清代莆田县里和铺的政区图【图六】。这个政区图对我

们理解传统时代的聚落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政府主要依靠里的系统收税，依靠铺的系统派差。

因此，属于同一里、同一铺的村庄必须共同承担对国家的义务，通常也要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举办

文教、慈善事业和举行宗教仪式，这些对聚落关系都有深刻的影响。 

 

 

 

 



图六：清代莆田平原的里和铺 

 
我们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家族。莆田历史上的家族组织非常发达，大概有几十个世家大族，对

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世家大族的共同特点，就是历代都出了很多政府官员和科

举人才。根据地方志的记载，从宋代到清代，莆田和仙游两个县一共有 1700 多个进士，还有为数

更多的举人，可以说人文是非常发达的，所以很早就号称“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但是如果从

地图上看，这些进士和举人实际上只是集中在几十个大家族，大约分布在 50个左右的村庄。【图七】

是明代莆田的主要世家大族和进士、举人的分布图，其中三角形代表进士，圆圈代表举人，图形大

小代表人数多少。我们还有关于历代牌坊的分布图、同姓村落的分布图。从这些地图可以看出来，

世家大族如何利用土地关系、市场网络和文化权力，控制和影响周边的村落。 

 

图七：明代莆田平原的世家大族和进士、举人分布图 

 



第四个问题是乌白旗械斗，这是影响聚落关系的一个最直接因素。大约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

开始，莆田平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类械斗，这个问题一直到民国时期，甚至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乌白旗械斗的基本状况是，同一个地区的村庄分为乌旗和白旗两大派别，到械斗的时候，属乌旗的

村庄帮助乌旗，属白旗的村庄帮助白旗，所以每次械斗都会波及很大的范围。还有一些村庄平时不

属于乌旗，也不属于白旗，号称“红旗”，名义上是中立的，可是到械斗的时候可能帮助乌旗，也

可能帮助白旗，实际上一般也会卷入械斗，是两边都要争取的同盟者。【图八】是莆田平原乌白旗

村庄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除了城镇地区和少数边缘村落之外，绝大多数的村庄都卷入了乌

白旗械斗。这种分类械斗反映了村庄之间的紧张关系，背后的起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根源都在于对

生态资源的争夺，也可以是地缘政治的问题。 

 

图八：莆田平原的乌白旗村庄分布图 

 
 

最后一个问题是村庄之间的仪式联盟，这是我们最近要出版的主要成果。我们在莆田平原一共

找到了 150 多个仪式联盟，在当地叫“七境”【图九】。所谓“境”是指一个“社”的领地，“七境”

的本意就是七个“社”的联盟。“社”是明代里甲系统中的一种仪式单位，一般也叫“里社”，当然

后来又有许多变化，几乎每个村庄或家族都有自己的“社”。现在我们找到的这些仪式联盟，大多

是五到十个村庄组成一个“七境”，每个“七境”有共同的庙宇，每年一起游神赛会，一起庆祝神

明诞辰。在这些“七境”之上，还有一些更大的仪式联盟，通常也有共同的庙宇和仪式，有时会涵

盖整个水利系统。这些仪式联盟大多是在明清时代形成的，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代前期，最迟的是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形成。我们有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仪式联盟？究竟是和水利系统有

关、和行政区划有关，还是和家族关系、乌白旗械斗有关？或者说，在上述的各种地理空间之间，

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和逻辑联系，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不过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结

论。 



 

图九：莆田平原的“七境”分布图 

 

 

 
 

 

再说几句题外的话。在莆田平原，仪式系统是最重要的社会网络，所有人的身份、地位、权利、

义务，都要通过庙宇和仪式系统来界定，所以有人称莆田的庙宇是“第二政府”。据说，以前乌白

旗械斗的时候，只要把庙里的神抬出来游，自然也就不敢再打了。民间发生纠纷的时候，经常也是

到庙里去调解，大家在神像前赌咒发誓，矛盾就解决了。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仪式

联盟中都包含乌白旗两种村庄，但也不影响他们在一起做仪式。实际上，仪式联盟是一种社会合作

的机制，这种合作经常是可以超越竞争和矛盾冲突的，所以才有可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长

治久安。利用神明信仰和祭祀仪式维持社会秩序，这可以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也可以说是民间

的政治智慧。这几年我们去东南亚跑，发现海外华侨也是利用庙宇系统维持群体认同。所以我们的

研究计划现在已经扩大到东南亚的莆田人社区，这里是莆田一个黄姓村庄的海外庙宇的分布图【图

十】。 

 

 

 

 



图十：莆田石庭黄氏海外庙宇分布图 

 

 
 

 

我们研究的这个村庄，在国内有一万多人，在海外有两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文莱。他们在海外的居住形态基本上是大分散，小集中，在每个城镇一般都有几百人，最多

的城镇有三千多人，而且主要都是从事交通行业。在海外，他们很难依赖国家政权的保护，还要和

当地的其他族群竞争，所以特别需要团结互助。他们维持团结的主要办法就是建庙，做仪式。这原

来是从老家带出去的传统，现在又有许多新的发明，而且这几年又传回老家来。在我们研究的莆田

平原，这些年有许多华侨回来建庙，做仪式，对当地的文化复兴和传统再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

就是吸引我们去东南亚跑的主要原因。 

总的说来，我们的计划是想把空间的概念引入历史过程的研究。我们关注的地理空间包括生态

的、行政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是多层次的、流动性的空间。我们也关注各种不同地理空

间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出深入的、系统的解释。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成

果，主要是三方面的：首先是关于 150 多个仪式联盟的调查报告，很快就会出版；其次是大约 800

多个村庄的调查资料汇编，包括村庄历史概况和碑刻、仪式榜文和宗教文献之类的原始资料；第三

是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基本上已经做出来了，我们希望很快可以上网，让各个学科的朋友都可

以利用，一起讨论合作研究的可能性。此外，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课题，是关于跨国文化网络的问题，

这也是从莆田平原的研究计划中延伸出来的。 

我就说这些。谢谢，请多指教。 


